中唐傳奇文“辨體”－從“陳寅恪命題”出發 by 陳玨
࣫̚็؈͛ĶᏰវķ
ęęଂĶౘ૘޲׻ᗟķ΍൴ŎŎ
ౘ 㢯Ŏ
ၡ ࢋ
ྐႇᄃ็؈͛Ăѣ࣫΃͛ጯ˟؈཮̝᜖Ăҭጯఙࠧ၆࣫ˠ็؈͛ᄮᙊ۞
எޘ׶ᇃޘĂҌ̫̪ᅈ̙т࣫ྐĂࠤҌᔘ̙ਕග็؈͛೩ֻ˘࣎ࠎ̂छٙ೼
࿆ତצ۞ؠཌྷĄ
ிٙ׹ۢĂன΃ீЍ۞࣫΃็؈͛ፋநĂؕٺ˟˩͵ࡔ۞ܐཧĂϤጆ֝
׶՘ྐྵᘟ൴ბĂౘ૘޲΍ᗟĂЕ΍˞׌ૺĶགྷ׏३ಏķĞlist of canonical
worksğęę˘ૺଵੵ࣫̚ĶΟ͛छķ۞үݡĂΩ˘ૺ݋Β߁΁ࣇ۞үݡęę
ޢֽࡁտ࣫΃็؈͛۞૞छĂٕೈጆă՘̝౉ĂٕϤౘ̳̝शĂٕአ׶ٺ˟
۰มĂࠎາ͵ࡔ۞ጯఙࠧĂซ˘Վ၏୻࣫΃็؈͛۞͛ᙷপᇈĂಧؠ˞િ၁
۞ૄᖂĂᇾϯ˞ځቁ۞΍൴ᕇĄѣᝥٺౘࠁĶ३ಏķ̝நኢ̰உĂإᅈϏ቎
ႽĂ҃ౘ૘޲ٙ׻۞ĶΟ͛ᄃ็؈ķ̝ᗟĂ˜ࡁտᙯᔣĂͽѩࠎค͕Ăώ͛
૟඾ࢦଣ৶ι۞ሕдຍཌྷĂᑢଂ៍၅ܐ࣫็؈͛׶࣫̚็؈͛ѣң̙Тˢ
͘Ă੓ᕇ݋ଳפᏰҾវё۞֎ޘĂ߇Ꮬ̝ĶᏰវķĄ੅ኢ͕̚дٺଣ৶ౘ૘޲
၆ᅀޜ኎ĶΫ̖ăྐඊăᛉኢķ̝ᄲ۞˘࣎౹ౄّ׶ᙹᖬّ۞ᛚᛖĂιхд
ٺ็؈̝͛̚ĂхдٺĶΟ͛ķ̝̚Ă˵хдٺྐႇ̝̚Ăᄃ׎ᄲߏ˘࣎͛
វຍཌྷ˯۞ሀёĂ̙тᄲߏ˘࣎ޥຐΫຍཌྷ˯۞ሀёĄଂѩ΍൴Ăኢࢗ࣫̚
็؈͛۞јݭĂ׎ᙯᔣ̝˘дĶ͛౯ிវķ۞Ķளኳ̼ķ㡫ְன෪Ă఼࿅˘
րЕপঅ۞ౢڱĂᖐј˞˘ૺĶಲຍķ̝შĄ
ᙯᔣෟĈ็؈͛ăΟ͛ă͐ᄿܛă࣫΃ăౘ૘޲
收稿日期：2006年12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0月1日。
Ŏ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ŎŎ 本文初稿蒙《漢學研究》的兩位匿名評審人提出修改的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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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ቡā੓
ྐႇᄃ็؈͛Ăѣ࣫΃͛ጯ˟؈཮̝᜖ĂѩᄲᔵࠎΟـֽ̫̝ிк۞͛
ˠጯ۰ٙВᙊĂҭ࣫ˠ็؈͛۞ࡁտ੅ኢĂ።ֽᅈ͌ٺ࣫ྐ۞ࡁտ੅ኢĂϺ
˘̙ۋ۞ְ၁ĄΞͽᄲĂጯఙࠧ၆࣫ˠ็؈͛ᄮᙊ۞எޘ׶ᇃޘĂ̪ᅈ̙т
࣫ྐĄҌ̫ĂጯఙࠧࠤҌᔘ̙ਕග็؈͛೩ֻ˘࣎ࠎ̂छٙ೼࿆ତצ۞ؠ
ཌྷĄ
ிٙ׹ۢĂன΃ீЍ۞࣫΃็؈͛ፋநĂؕٺ˟˩͵ࡔ۞ܐཧĂϤጆ֝
׶՘ྐྵᘟ൴ბĂ1ౘ૘޲΍ᗟĂ2Е΍˞׌ૺĶགྷ׏३ಏķĞlist of canonical
works)ęę˘ૺଵੵ࣫̚ĶΟ͛छķ۞үݡĂΩ˘ૺ݋Β߁΁ࣇ۞үݡęę
ޢֽࡁտ࣫΃็؈͛۞૞छĂٕೈጆă՘̝౉ĂٕϤౘ̳̝शĂٕአ׶ٺ˟
۰มĂ҃੒ᚥࠤמ෸۰Ăѣᆒฟၷăৡսܯăͳေ᝶ă̰̋ۢ˵ăܕᘼߋ
ฯă඀ላ̚ăՂᆓ઼ă׹௜։ắԂལኜͩĄ3΁ࣇ۞ࡁտĂࠎາ͵ࡔ۞ጯ
ఙࠧĂซ˘Վ၏୻࣫΃็؈͛۞͛ᙷপᇈĂಧؠિ၁۞ૄᖂĂᇾϯ˞ځቁ۞
΍൴ᕇĄ
˟˩͵ࡔ۞͛ጯΫछĂ௫ၚԯ࣫΃۞็؈͛൴णĂထ̶ࠎܐ࣫็؈͛ă
࣫̚็؈͛׶୎࣫็؈͛ˬొ̶Ăԛј˘࣎ĶΫķ۞॰ߛĄ൒҃Ăд఺˘࣎
॰ߛ̚Ă˟˩͵ࡔ۞ጯࠧ˵঻˭˘րЕѣޞଣ੅۞ᙯᔣયᗟĂᅮࢋซ˘Վ̶
ܝҾᙷĂү࣎९ࡁտĄͧтĂ࣫΃็؈͛۞൴ण̝ܐ࣫ă࣫̚׶୎࣫۞ล߱
ߊ൒̏ቁϲĂቢ৶Ҭͼܧ૱୻຾Ăͦ૶ཉႷĄ൒҃ĂтГྏஎˢనયĂ఺ˬ
1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是現代意義上唐人傳奇文研究的開端。1927 年魯迅《唐宋傳奇集》和
1929 年汪辟疆《唐人小說》的出版，確定了現代學術界研究唐代傳奇文的「經典書單」，規
劃出研究的範圍，至今仍莫能外，故謂其發端。有關這一點的討論，詳參陳㢯，《初唐傳奇
文㤴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初版，2006重印），頁37-41。
2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現代意義上唐人傳奇文研究的深入階段，其標誌為陳寅恪
通過一系列論文和著作，提出了一個至今尚未解開的命題：古文運動的勃興與傳奇文崛起的
複雜關係。陳先生把中唐傳奇文的崛起，置之於當時文化史的脈絡中考察，而所出之題，歷
久常新，仍有待繼續探討。
3 此處略舉數重要學人之例，挂一漏萬，在所難免。又，排名以諸氏之代表著作的出版年份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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ล߱Чҋ۞͛ᙷপҒĂտౣࠎңĉιࣇ۞൴णĂߏ˘ਔ࠹ٚĂᔘߏЧѣ׎୧
రĂࠤҌ̢࠹ѣஎג۞ડҾĉ˲ѩ჌჌Ăౌ՟ѣ˘࣎ඍ९Ą
Ϥٺયᗟ۞᏾ტኑᗔĂԧ۞็؈͛ࡁտĂפ޷ొಶ঱۞͞ڱĂଂܐ࣫ฟ
ؕĂ׎ܐՎјڍĂர֍Įܐ࣫็؈͛㤴Օį˘३Ą൒҃Ă࣫̚ߏ็؈͛Ꮇٺ
Б஽۞เܛॡ΃ĂЩछዅ΍Ăᆷү۞જ፟ᄃඊڱĂϹᏉٺត̼кბ۞ۤົă
ޥຐ׶̼͛ሗ߹̚Ăঅᙱԯ೪Ąࢬ၆ͧܐ࣫ኑᗔңͤٺ˩ࢺ۞࣫̚็؈͛ࡁ
տĂ˼ᐝ༱ჰĂң఍඾͘ĉ
ѣᝥٺ˟˩͵ࡔ۞็؈͛ࡁտĂٕଂጆ֝ă՘ྐྵᘟ۞Ķགྷ׏३ಏķ΍
൴Ăٕଂౘ૘޲۞Ķགྷ׏३ಏķ΍൴Ă͍҃׎ౘࠁĶ३ಏķ̝நኢ̰உĂإ
ᅈϏ቎ႽĄ˯ࢗౘ૘޲ٙ׻۞ĶΟ͛ᄃ็؈ķ̝ᗟĂ˜ࡁտᙯᔣĂͽѩࠎค
͕Ăԧ૟඾ࢦଣ৶ι۞ሕдຍཌྷĂᑢଂ៍၅ܐ࣫็؈͛׶࣫̚็؈͛ѣң̙
Тˢ͘Ă੓ᕇ݋ଳפᏰҾវё۞֎ޘĂ߇Ꮬ̝ĶᏰវķĄ
ࠎᒺ̈ࡁտ۞ቑಛĂܮٺ੅ኢ۞णฟĂѩ఍ٙᄲ۞࣫̚็؈͛Ă͹ࢋߏ
޽ಏቔ҃֏Ą˭༼АଂጯఙΫ۞֎ޘĂ၆࣫̚็؈͛̚۞Ķ˾็វķᄃΫඊ
યᗟĂү˘ᖎಏ۞аᜪĄ
˟ăĶ୍ज؆ྖķᄃĶΫඊķ
ౘ૘޲ٙ΍̝ᗟĂ͕̚ࠎ࣫̚็؈͛ᄃΟ͛ྻજ۞ᙯܼĞѩᗟᄃ็؈͛
۞ౢڱѣ૜̷۞ᙯܼğĄ
࣫̚็؈͛۞ү۰ߏңඈᇹˠĉ҃׎᝝۰˫ߏңඈᇹˠĉ఺׌࣎યᗟĂ
࠻ҬᖎಏĂ၁ᅫ˯ໂ׎ኑᗔĂΞͽᄲߏ೬ฟ˘րЕ࣫ۤ̚ົΫ׶͛ጯΫ˯׎
΁ࢦ̂યᗟ۞ᙯᔣ̝˘Ă˵ߏౘ૘޲΍ᗟ۞͕̚Ą˟˩͵ࡔ۞ጯఙࠧĂᙯ͕
࿅఺ֱࢦ̂۞યᗟĂιࣇΒ߁Ĉ࣫̚็؈͛۞૦੓ᄃĶΟ͛ྻજķ۞΍னѣ
՟ѣЯڍᙯܼĉ4࣫̚็؈͛۞૦੓ᄃ࣫ˠ̝Җסѣ՟ѣᙯܼĉ5࣫̚็؈͛
4 「古文運動」與傳奇文崛起有關的說法，其中脈絡，十分複雜，有待研究，本文中亦不時有所涉
及，詳後各節。
5 我在《初唐傳奇文㤴沉》中，曾經對此有撮要的背景介紹，詳參該書，頁 44。又，英文討
論此問題甚詳者，參 Victor Mair（梅維恒）, “Scroll Presen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1 (1978): 35-60.
陳　㢯∕中唐傳奇文「辨體」——從「陳寅恪命題」出發 77
۞૦੓׶༊ॡ۞˾็׶ඊᐂ۞㡫ְ็௚۞ត̼ѣ՟ѣᙯܼĉ࣫̚็؈͛۞૦
੓Ăᄃ༊ॡ۞͛ˠะဥęęтᔹດะဥ׶Ϩاٽะဥęęѣ൑஝ాĉ6
˲ѩ჌჌ĂҌ̫̪ிᄲ৾৻Ăᔘᅈᅈ՟ਕૉѣ˘࣎ࠎጯࠧٙ೼࿆ତצ۞
ඍ९Ą
၆఺ᙷયᗟ۞ଣ৶ĂؕٺԇˠĂٕᄮࠎ࣫΃็؈͛ߏ˘჌Җס۞͛វĂ
ү۰ߏྏ݈۞ᓝ̄Ă҃᝝۰ߏ͹ྏ۞҂ءĄٙᏜҖס˵۰Ăӈү۰д҂ྏ̝
݈Ă఼ٕ࿅ᙯܼĂٕۡᔌ׎ܝĂА૟ռүӔ҂ء࿅ϫĂຍдృ̖Ăΐஎ҂ء
̝О෪ĂνΠҿסॡפ଺̝͕நĄࡶѩᄲѣፂĂ֤ᆃ็؈͛ઇ଀рᗼĂְᙯ
Җסߏ̙ߏਕјΑĂ҃Җסߏ̙ߏјΑĂд˘࣎ˠ۞΀౉˯Ă׍ѣܧ૱۞၁
ᅫຍཌྷĂ၆ٺ˘݈࣎౉Ϗ˪۞ᑕྏ۰ֽᄲĂѣॡ࣏ࠤҌΞͽߏ˘Іᙯͼ˘Ϡ
۞ְଐĄኛ࠻ᅀޜ኎Įำᚋႝดį̚۞Щ֏Ĉ7
̝࣫ᓝˠĂАᖣ༊͵ពˠĂͽؖЩ྿̝͹ΦĂ൒ޢͽٙຽԸᚥć⻇ᇴ͟˫
ԸĂᏜ̝Ķ໢סķĂтĮޖَᐂįăĮ็؈įඈ࠰ߏ˵Ąᄏѩඈ͛౯ிវĂΞ
ͽ֍Ϋ̖ăྐඊăᛉኢĄ8
тڍ׎үຍࠎҖסĂ҃ү۰׶᝝۰˫ߏྏ̄ᄃ͹ྏᗕ͞Ă݋็؈͛΃ܑ˘჌
পঅ۞̒ᏛҖࠎĄ9
޷໰఺ࠁ۞ᄲڱĂĶ໢סķ۞็؈͛ࢋ଀ז҂ء۞ܦ༚Ăυื׍౯ֱࣹ
ࢋᕇ׸ĉϒߏ˯͔ᅀޜ኎۞֤߱ྖ̚Ă౅ᜨ΍΁ٙநྋ۞็؈͛۞ˬ࣎ᙯᔣ
ࢋᕇĈӈΫ̖ăྐඊăᛉኢĞѩᄲϒߏౘ૘޲΍ᗟ̝ૄᕇĂྎણώ͛ͽޢኜ
༼ğĄΪѣд఺ˬ͞ࢬ۞ܑனĂמႬ̙ཏĂ̖ѣΞਕᒔ҂ءڦຍĄΞຐ҃ۢĂ
тѩᄲјϲĂ֤ᆃ็؈͛۞ү۰Ăᅮ఼ࣘΫăྐăኢˬ۰Ą൒҃ĂΫ͛ѣΫ
̝͛ڱĂྐඊѣྐඊ̝ޠĂ҃ᛉኢϺ༊ѣᛉኢ̝ఢĄ10֤ᆃĂ็؈͛ౢڱĂ
6 主張其中有牽連且早期即提綱挈領地提出者，乃是陳寅恪。此早期的論斷，後來逐步地醞釀
出所謂的中唐傳奇文的白居易集團說和韓愈集團說，詳參本文第三節。
7 趙氏此說後頗有爭議，一方面為當代的一些學術界人士所引用，另一方面為當代的一些學術
界人士所質疑，打開了一扇繼續探討唐傳奇文的文類特色之門，現在還遠未到結案的時候。
8 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35。
9 唐人干謁的一般情況，參薛天緯，〈干謁與唐代詩人心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西北大學
中文系、廣西師範大學編，《唐代文學研究》第 5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頁1-16。
10 這裏的「文備眾體」一說，學術界引用頗多，如孟昭連，〈唐傳奇「文備眾體」的藝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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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ߏΫ̝͛ౢڱăྐޠ̝ౢڱ׶ᛉኢ̝ౢڱ۞˘࣎ᖎಏЪ׀ĂᔘߏΩѣ˘
௚தѩˬొ̶۞ፋវౢڱវրĉ఺࣎યᗟĂҌ̫إ൑ˠѣஎኢĄ
҃ͷĂд̫͇ਕૉ֍ז۞࣫ˠ͛ф̚ĂҬͼԱ̙זۡତ҃ځቁۺؠ఺˘
჌ᄲڱ۞ᙋፂĄ࠹ͅĂд࣫ˠ۞ඊግ̚Ă૱૱౅ᜨ΍ͽ˭۞ྤੈĈ࣫̚็؈
͛Ă̙֭ߏ͛ˠᙯд३ٗ㝯ౕܝౄ֘۞үݡĂ҃ߏдजჸยኘॡĂॲፂ᝘ֽ
۞߇ְٙү۞ࡔᐂĄѩ˜̙͌࣫̚็؈͛ү۰۞Ķ͈̄ҋ྽ķĄ఺Ķ͈̄ҋ
྽ķĂҬͼдӘ෦ԧࣇĂ็؈͛ߏ࣫̚পঅ۞͛ˠ઻̚۞˘჌পঅ఼ੈ̍׍Ă
дᇈะฅჷ۞γҗ˭ĂϹ߹༊΃۞ۤົ׶ˠ͛ྤੈĂԲෞ߆ڼĂᄁӎˠۏĄ
ೀͼٙѣ۞࣫̚јሢഇಏቔ็؈͛Ăౌٕкٕ͌ѣ˘࣎ВТ۞Ķγొඕ
ၹķĈ߇ְ˜ү۰ଂҾˠ఍᝘ֽĂЯĶтߏԧჷķĂ҃Ķؑн֏̝ķĄ఺˘჌
Ķтߏԧჷķ۞ĶγొඕၹķĂк੉̝Ķ୍ज؆ྖķĂͽڈ̓࠹ჸĂ˘ˠᄲ߇
ְĂ̂छ᝘ᓾĂү۰ઊᐂ̝۞ԛё΍னĄ༊൒˵ѣՀۡၟ˞༊۞Ķ˘၆˘ķ
็྿͞ёĄ൑ኢтңĂ׎ૄώሀёĂѣĶᄲ۰ķăĶჷ۰ķ׶Ķ੃۰ķˬ࣎ჯ
ޘĄ
఺჌͞ёд็؈͛̚۞౵ѝ΍னĂ༊ଯ̂ፌϐౘϛড়̝Ĳᗓᅿ੃ĳĂॡд
࣫̚็؈͛۞ฟ౹ล߱Ĉ
ϛড়͌૱ჷѩᄲĂ҃кளТĂٕᏜ׎෍Ą̂ፌϐĂ࿃඿ᏃᎩ΄ૺЅఢĂЯ౯
ࢗ׎ώϐĄᗋ݋ЅఢૅץĂ҃ᄲໂ౯ଉĂ߇੃̝Ą11
҃׎ྵѝ۞ᓄኑԛёĂҬͼΞϤүٺޙ̚ѐม۞Քߊᑻ̝ĲЇͩ็ĳĂүࠎ΃
ܑĈ
ޙ̚˟ѐĂߊᑻҋν߂᏷ᄃܛӍ૟࢕ᄣጔăִЏ̞͌गјă͗ొࢡ̚૫ᅮă
Π߂᏷ౙ୳Ă࠰ᖲاڌݑĂҋ২ᮕӓĂͪౙТ྽Ąॡ݈߂᏷ѦٸĂЯॠྼ҃
ᐌ஘Ąঙ⭌ঘஏĂ͞Ґڻ߹Ă୍㙜؆ྖĂЧᇈ׎ளᄲĄிӖ̄ჷЇְ̝ͩĂ
ВஎሉᐦĂЯኛߊᑻ็̝ĂͽԠள̠Ą12
ᄃĲᗓᅿ੃ĳ׶׎΁ྵᖎಏ۞Тᙷඕၹ࠹ͧྵĂ఺㝯۞Քăᄣăगă૫ă
ౙăѦĂߊѣЩѣؖĂᖲا౉̚ĂॠҖྮ˯ĂॡมгᕇᄃᒖဩĂϺ֏̝៩
10 制〉，《南開學報》2000.4: 62 - 68等。然而，此說的內涵，究竟為何？值得繼續作深入研
究。
11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頁44。
12 同上註，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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៩ĂѣڕѣீĂᆷ଀ᐝᐝߏ྽Ă̙टˠཉႷĄ఺ᇹ۞Ķؑн֏̝ķĂҌ͌˵̏
྿זĶߊͽ็ܫĂϺͽ็Ⴗķ۞ဩࠧ˞Ą
ѩޢĂд࢐̮ă̮׶ม۞࣫̚็؈̝͛เܛॡ΃Ă13఺჌γొ۞ඕၹԛ
ёĂܧ૱߹ҖĂٕᖎٕᓄĂͽ჌჌តវĂరҚٺኜкЩቔ̚ĄּтĂ࢐̮ѐ
มՂ̳ҥ̝Ĳݑߟ͉ч็ĳă14Ĳᔁ̈औ็ĳă15ĲΟᑐᕮགྷĳĂ16˜ҌĲᘁѯ
฾๾็ĳኜቔć17˫тĂϨҖᖎ̝ĲՂݾ็ĳĂ18ՂРն̝ĲበѨዑഢॆ̂
ТΟᅛኢĳඈĄ19Ҍ̮׶ѐมĂ݋ѣՂഈރ̝Ĳߨላ็ĳĂ20̮⯂̝Ĳ᜶᜶
็ĳĂ21ౘᕃ̝Ĳܜެႇ็ĳĂ22ౘᕃয়̝Ĳڌݱҁͭ็ĳĂ23Քֲ̝̝Ĳளေ
ᐂĳă24Ĳ২ေ੃ĳĂ25ᔹດ̝ĲϮကᓑήྐԔĳඈĄ26ଂͽ˯ᓝּĂΞͽ࠻
΍Ăፋ࣎࣫̚۞็؈͛̚Ăڻϡѩγొඕၹ۰ĂڒڒᓁᓁĂͧͧ࠰ߏĂۡז
୎࣫็؈ะ̚Ăּт̂׶ᄃฟјѐมՂೇ֏̝ĮᜈϛَᐂįĂ൘ਫ਼ᜩ̙඗Ą
ϤѩΞ֍ĂĶ୍ज؆ྖķ۞Ķтߏԧჷķ̝ԛёĂ۞ቁߏྍ͛ᙷ˘჌׏
ݭ۞γొඕၹ۞វטĄѩγొඕၹўдᄲځĂ็؈͛̚۞߇ְ̙֭ߏ඾ү۰
۞፾౹Ă҃ߏ੃ᐂҋ˘݋᝘ֽ۞າჷĄፂѩĂߏ̙ߏΞͽᄮࠎĂ࣫̚็؈͛
۞͹॰ߛ̝˘Ăֽҋٺ༊ॡᄲ߇ְ۞ᘹఙĂٕ۰Ҍ͌ߏ͛ˠม۞ᄲ߇ְᘹ
ఙĉࡶтѩĂ݋ᄃ˯ࢗᅀޜ኎ٙჍĂ࠹ΝᅈջĄ
13 中唐傳奇文之黃金時代的重要單篇傳奇文目錄，參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
局，2003），頁201-203。
14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09。
15 同上註，頁113-116。
16 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頁193。
17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122。
18 同上註，頁 131-132。《李娃傳》之撰作年代，略有貞元十一年（795）說（據《李娃
傳》之自述），貞元二十一年說（據戴望舒說），元和十四年（819）說（據卞孝萱說）等
等，此處姑直從故事中自述的「晝宴夜話」之時間，並非撰作之考證。
19 見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譯註本），頁57-58。
20 見汪辟疆，《唐人小說》，頁74-75。
21 同上註，頁192。
22 同上註，頁154。
23 同上註，頁146。
24 同上註，頁227-228。
25 同上註，頁231-233。
26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影印本），卷556，頁5630-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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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Ķ୍ज؆ྖķ۞ԛёĂ̙֭ਕᄲځĶтߏԧჷķ۞γొඕၹĂಶ
˘ؠߏ΍ҋٺ఼ܸ̼͛۞ᇆᜩĄ࠹ͅĂݒޝΞਕߏ˘჌߇ຍ۞࣒ᙜ߱͘Ă΃
ܑ͛ˠ۞ࠜⷧჟቜฮ̼͛Ą׍វгᄲĂОהఙ׶າჷ৽̙ࠤ൴྿۞༊ॡĂ఺
჌ԛёޝΞਕߏࠎপؠ͛ˠ઻೩ֻϡѡඊֽෞኢॡְ۞ኢጪĂ27׎ٕ̚எѣ
ಲຍĂ̙Ξ̙ଂф㝯ҖมՐ҃଀̝Ąࡁտ۞੓ᕇĂԧࣇଂΟ͛۞ΫඊᄃĶт
ߏԧჷķ۞γొඕၹֽฟؕĄ
ˬă࣫̚็؈͛̚۞ĶΫඊķᄃĶΟ͛ķ۞͛វ
А࠻ĶΟ͛ķ۞ΫඊĄ࣫̚ಏቔ็؈͛۞เܛॡ΃Ăߊд࢐̮ă̮׶̝
ഈĂ҃࣫̚ᔹߨ۞ĶΟ͛ྻજķĂ˵΍னдࡗரТॡĄ28็؈͛۞૦੓ᄃĶΟ
͛ྻજķ۞΍னĂѣңᙯܼĉˠࣇ၆఺࣎੅ኢ˞ᇴ˩ѐ۞યᗟĂంਾ˘ߏĄ
ѣˠᄮࠎĂ็؈͛צĶΟ͛ྻજķ۞ᇆᜩĄ˵ѣˠᄮࠎĂְ၁࠹ͅĂĶΟ͛
ྻજķצ็؈͛۞ᇆᜩĄ൒҃Ă൑ኢߏңछңᄲĂޝ͌ѣˠഅڦຍזĂ˯༼
̚ࢦᕇ̶ژ۞࣫̚็؈͛۞఺˘჌Ķтߏԧჷķ۞γొඕၹĂൾត׎វĂ˵
̂ณ΍னд༊ॡ۞ĶΟ͛ķ΃ܑү̚Ą
఺זغߏިᆃаְĉ
ᔵ൒఺㝯൑ቔ಼எˢΝ̶ژ఺˘࣎ኑᗔ۞યᗟĂҭଂᔹߨΟ͛۞Щቔ̚
ൾᓝᇴּĂ׎γొඕၹ̂࡭࠹Т̝఍Ă݋።።Ξ֍ĄА࠻ߨ؟̮үٺϖэॡ
ഇ۞Ĳ͉߱૝ชְېĳĈ
̮׶˝ѐ͟͡ĂϖэΦ੺γཉТϒࣶߨ؟̮ᖰ˯ΫᐡĄ̫̝Ⴭ͉૝̂༼۰Ă
΍ˢĂͽࠎڠˠ˘ॡጬ̙ᇋѪĂͽפЩ͇˭Ă̙͉ۢ૝̝ٙϲтߏĄ؟̮ဘ
΍ˢԎă׹ăᬍă㊶มĂ࿅ৌؠĂΔ˯੺ᑏĂ ܩ⩀ಢїĂងрયҁ७ੜ
לĂਕ֏׎ְĄČČົэוΫ૫ֽ̳Ă֏ܫҖۡĂ౯଀͉૝᏷ְĂᖬ७൑
ႷĄٕऻإชᆩĂϏะ͉ΫͩĂ೷ͽռېٺેְĂᖰېĄ29
఺㝯ĂԛёᄃĶ୍ज؆ྖķٕൾளĂଳܫٺĶтߏԧჷķ݋൑˟Ą׎೯ϖэ
וΫ૫ਕֽ̝Ăӱ၁׎ְĂᄃ݈༼͔ՔߊᑻĲڋ̚੃ĳ೯ĶܛӍ૟࢕ᄣጔ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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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參陳㢯，《初唐傳奇文㤴沉》，頁41-57。
28 參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頁82-99。
29 見《全唐文》，卷591，頁5977。
ִЏ̞͌गјă͗ొࢡ̚૫ᅮăΠ߂᏷ౙ୳ķඈ၁׎ְĂព൒ߏ፟ᇽ࠹ҬĂ
گᚡ̙˟Ą
ߨ͛̚۞׎΁ּ̄Ăтүٺߨэॡഇ۞Ĳආડ૙็ĳĂ30ĶΟ͛ྻજķ׎
΁ү۰۞ּ̄ĂтՂᎱĲ੼ൈ̃༫ĳĄ31˫тĂՔֲ̝Ĳୋ߇πᎊ࢕༼̀
͛ĳĄ32ѩ˘͞ڱĂтڍᄲĂд˯ᓝ̝࣫̚Ο͛छኜ͛̚Ăᔘߏᖎಏ۞ྻϡĂ
׎дᔹດүٺ̮׶ܐ̝ЩቔĲૺ̚ϳ็ޢୃĳ̝̚ྻϡĂ݋౯֍ኑᗔ۞ᆸ
ѨĄ͛̚˘۰͠Ăְ΍ૺᚱᖟՂᎰࣧ็Ĉ
̮׶˟ѐα͡˩ˬ͟؆Ăດᄃӓ੤ૺᚱĂዦछ̚ᖞ३Ă଀ՂᎰٙࠎĲૺ֟
็ĳĄᎰͽ͛ౢҋЩĂࠎѩ็ᅲྎ૜Ă൒إެѣᗒ۰Ą
͛̚˟۰͠ĂᔹດྃᗒĂٺݑᝧำ׶ૺ֟ಶཌྷඈኜְĂӈଳϡଂĶᗕᇁҁˠķ
׶ૺᚱ఍᝘ֽ۞ĶтߏԧჷķĄ݈۰֍тѨĈ
ດဘଂְٺդăष˟عĂ၇྽ٺ׌عมĂᏐ௉ٺ׎ٙᏜᗕᇁ۰Ă׎ҁˠــ
ᄲ֟ăᅈְĂ̠ĈČČĄ
ޢ۰ೇ֍тѨĈ
ૺᚱ͠Ĉѣ˷ຂ۰Ăֶ͌ٺ֟Ă̈́֟੓ְĂຂ૱дಛ̚Ąᚱ̂ፌ̚Ăٺ׶э
নѯᎩ֍ຂĂຂॡѐ̱˩ዶջĂČČᚱॡإ̈Ă௖ય֟ăᅈְĂ̙ਕ௟˵Ą
̠Ĉ֟ܜ˛͎ዶĂČČѪॡѐα˩˝Ą33
ᔹດѩ͛Ă఼࿅̙Т㡫ࢗˠ̝кჯෛ֎۞តೱĂృ̖ԯ΁۞ĶтߏԧჷķĂႽ
฀᭸ᛡॗ̝ਕְĂ௡ᖐזΟ͛۞ඊڱ̚Ąྏ࠻Ăൺൺ˘͛̚ĂĶтߏԧჷķ
ౣ׌ѨˬᝑĂᄃĶΟ͛ķ͛ঈĂღ૜ײᑕĂ੎ξූ֧ޒ̝Ķᄲྖķٙਕ୕׎
ีࡦ۰ͼĄ34
т˯ტࢗĂᄃ࣫̚ಏቔ็؈͛Тॡ۞ĶΟ͛छķ۞˯ࢗඊڱĂᔵϏυ΍
ҋĶ୍ज؆ྖķĂ೯Ķтߏԧჷķ݋൑˟Ąιࣇ̝มĂ˫ࠎңтѩ̝࠹Ҭ׸ĉ
׎൑Ⴗౌᛳ༊ॡௐ˘߹͛ˠүݡĂ̙҃ߏ΍ҋϔมᘹˠ۞͘ඊĄт̙ߏ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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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註，卷592，頁5984。
31 同上註，卷638，頁6446。
32 同上註，卷736，頁7609。
33 同上註，卷556，頁5628-5629。
34 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界，似乎從未有人論證過，「古文運動」這一文體的特點——不管是不是
經傳奇文作媒介——是受「民間說話」的影響，值得注意。
Тॡౌצז˞Ķϔมᄲྖķ۞ᇆᜩĂ֤ߏĶΟ͛छķᇆᜩ็؈͛ү۰Ăᔘߏ
็؈͛ү۰ᇆᜩĶΟ͛छķĉٕ۰Ă׌۰Тॡצז˞ߙ˘࣎Ķௐˬ۰ķ۞ᇆ
ᜩĉ
ॲ໚дΫඊĄٸд࣫̚ޥຐΫ۞̼͛ᒖဩ̚࠻Ă࣫̚็؈͛̚۞఺˘჌
Ķтߏԧჷķ۞γొඕၹĂՀညߏ΍ҋٺĮΫ੃į۞ඊڱĂ҃ٙᏜ۞Ķ୍ज
؆ྖķĂٕΪߏ઻̰͛ˠ۞˘჌ะវĶ੉ෟķĄटଂĮΫ੃į̚ྏᓝ˘ּĂኛ
࠻ĮΫ੃įĲוމЕ็ĳ۞ϐԍĈ
͉Ϋ̳͠ĈĶ͵֏ਥฃĂ׎Ⴭ͉̜̝̄׻Ăĺ͇ܥඒĂ੺Ϡ֎Ļ˵Ă͉࿅Ą
˫֏ਥฃ๋২ͳĂ࠰ܧ˵Ą̳ؕग؞Αă཭Ϡᄃआ൑ͷྼĂ׍ۢ׎ְĂࠎҴ
྽̝тߏĄķ35
֤̙ϒߏд࣫̚۞ĶΟ͛ķ׶็؈͛ٙ̚֍۞Ķтߏԧჷķ๜ĉྏ࠻׎̚۞
็ٚਔඛĈጼ઼ᄃҘ႔࠹ΝϏᅈĂΦ੺ዏ଀߇ְٺ཭ϠĂ཭Ϡ଀߇ְٺआ൑
ͷĂ҃आ൑ͷ̙ߏҾˠĂϒߏ༊͟д໒˯Ăਥฃו২ͳ̝ॡĂͽᘽᝃା͹۞
଄ᗁĂ၁дߏ˘჌Ϋछ̝̬ˢ၆Ķາჷķ۞аጸّຬାĄ
ிٙ׹ۢĂĮΫ੃įд݈࣫۞гҜĂᓁវ˯ځពࢋҲٺĮ႔३įĄ36రࡍ
࣫΃۞ጯఙΫᄃޥຐΫѣТՎ൴णĂ͍׎࣫̚۞Ο͛ྻજ݈ޢĂЧ͞ࢬ൴Ϡ
˞ໂ̂۞ត̼Ă׎̚۞˘ี̰टĂߏ၆Ϋጯགྷ׏۞ࢦҿĄĮΫ੃į׶Į႔३į
ٽҜĂϒߏ఺˘Ѩࢦҿ۞ඕڍęęགྷ࿅˞ГଵळѨĂĮΫ੃įБࢬ෸࿅˞
Į႔३įĂјࠎϒΫ۞౵੼׏ቑĄĮΫ੃įΫඊᄃĮ႔३įΫඊ̝̙ТĂ༊൒
ߏк͞ࢬ۞ĂҭҌ͌׎̚۞˘࣎͞ࢬĂ˜ĮΫ੃įߏĶ൴ᇙ඾३ķĂĶࠎॡă
ࠎ͵ķ҃ү۞Ķ̖̄३ķĂ҃Į႔३į݋ߏᚑᖰ҃ఢ৏۞Ϋछ̝३Ą؟ĮΫį
؟Į႔įĂ΃ܑ˞׌჌ԆБ̙˘ᇹ۞ΫጯၗޘĄॡҌ࣫̚Ă؟ĮΫį۞˧ณĂ
̏གྷᅈ෸؟Į႔įĂјࠎ͹߹Ąᔵ൒Ă࣫̚఺˘Ϋጯགྷ׏ࢦଵळѨ۞࿅඀Ăѣ
ޝкд̶̼͛֗׶ۤົгҜኜ͞ࢬᆸѨѣम۞ˠۏણᄃĂଐԛ׽൒ܧ૱ኑ
ᗔĂ൒҃ᔹດ̈́ͽ׎ࠎࢵ۞ĶΟ͛ྻજķĂ˵д఺ኑᗔ۞࿅඀̚ĂԷႊ˞ࢦࢋ
۞֎ҒĂ༊൑ႷཌྷĄ37ᄃĶΟ͛ྻજķ࠹ᙯᓑĂ࣫̚็؈͛Ăҋ˵צ఺˘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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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漢．司馬遷，《史記》（香港：中華書局，1969標點本），第8冊，卷86，頁2538。
36 漢唐間《史》、《漢》沉浮之概況，參楊海崢，《漢唐《史記》研究論稿》（濟南：齊魯書
社，2003）。
37 胡應麟下列說法有代表性：「《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為班左袒蓋十七焉。
ĶΫķጯ៍ه۞ॡ΃ޥሗ᝕ཊĄ˲ѩ჌჌Ă၆˯ࢗ࠹ҬĂ೩ֻ˞ܐՎྋᛖĄ
ٙᏜ۞Ķ୍ज؆ྖķĂٕΪߏ઻̰͛ˠ۞˘჌ะវĶ੉ෟķĂѩᄲ̙֭ߏ
ྏဦ٠໶఺˘ְ࣎၁ĈĶ୍ज؆ྖķ۞ώ֗ĂಶߏĶᄲྖķ۞˘჌Ą࠹ͅĂ
఺჌পঅ۞Ķᄲྖķԛё۞͔ˢĂᄃ׎ᄲߏࠎᇾၳĶ΍ҋϔมķĂ̙тᄲߏϡ
ͽຳϯĂ׎ֽ໚ѣҋĂ΍ٺĮΫ੃į۞ඊڱĄೈ˯ּΞۢĂᄃĮ႔३į̝
ĶΫඊķ̙ТĂдٺĮΫ੃į̝ĶΫඊķ̚ĂĶᄲྖķęęٕ۰Հቁ̷гᄲĂ
Ķ˾็Ϋफ़ķęę۞ྻϡĂߏ˘࣎ѣ፟۞௡јొ̶Ą38Ω˘य़ᙋߏĂᗬॢݑΔ
ഈ̝ޢĂଂܐ࣫ฟؕĂ࣫ˠٚĮˬ઼Ԡį҃˭Ă࣒݈΃̝ΫĂ˲Įॢ३įă
Įୖ३įăĮౘ३įăĮฦ३įăĮ׹३įăĮΔᆅ३įăĮΔΫįăĮݑΫįˣ
჌Ă݈̱ొڱĮ႔३į҃ࠎᕝ΃̝ΫĂޢ׌ొڱĮΫ੃į҃ࠎ఼ΫĄ39׎ม
ĶΫඊķ̝ડҾĂ༊ࠎ࣫ˠٙሢۢĄᙯٺѩᕇĂ͟ώጯ۰ѣפĮୖ३įᄃ
ĮݑΫįୖኜͳ็ٙ̚ྶְ̝ᖹĂͧછ၆໰Ă൴னĮݑΫįྵĮୖ३įྎႽ
кк̝ࣧЯĂд׎кפ༊ॡˠ̝ĶᄲྖķˢΫĂ˜ڱĮΫ੃į҃ܧĮ႔३į
̝ቑݭĞmodelğ҅ĂϒΞଂय़ᄲځયᗟĂͽᙋ֍࣫ˠęęҌ͌ܐ࣒࣫ٙЧ
Ϋ۞඾۰ᄃĶᔳӣ᝝۰ķęę၆ĮΫ੃įᇈĶ˾็Ϋफ़ķ̝ڱޘĂᐵ൒ٺ
͕Ą40˵ಶߏᄲĂд࣫ˠෛ౎̚ĂĶᄲྖķᄃ͛фĂ̙֭၆ϲĂࠤҌдޝ̂
۞඀ޘ˯Ă̶̙ฮܸĂᄃ̣α̝ޢ˟˩͵ࡔ۞ۢᙊࠧ࿰నĂѣᅲ̂ડҾĄ41
።Ϋߏߑ͇۞ன၁Ăன၁ߏځ͇۞።ΫĄд࣫̚׶୎࣫͛ˠ۞͕ϫ̚Ă
ॡ߆׶።ΫĂــѣ૜̷ᙯᓑĂϒЯࠎтѩĂ͛ˠଂॡ߆΍൴ĂࢦෛΫඊ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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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為史之餘波；唐以
後能文者氾濫於文，以史為文之一體。」參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
店，2001標點本），卷13，頁131。
38 《史記》中採「說話」，早為異域學者所注意。關於《史記》中的「史筆」與「說話」，參
（日）高橋稔，〈《史記》と歷史語りについて〉，《竹內晃先生退官記念東アジア文化論叢》
（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33-48。
39 《北史》〈序傳〉稱其體例「擬司馬遷《史記》」，參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
局，1983年標點本），卷100，頁3345。
40 參（日）榎本あゆち，〈《南史》の說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てがかりとして〉，
《東洋學報》70.3-4(1989): 131-163。
41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上述的種種分析和推論，都是現代學術界——即五四以後的學術界——
的看法，受到了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假定了「口傳文學」的優越性，而唐人是沒有這一種觀
念的。參陳㢯，《初唐傳奇文㤴沉》，頁1-8。
ѩॡ˵྿ז˞˘࣎ѣᖳಱ۞পؠ̰ट۞າล߱Ąጆ֝ѣ˘࣎ޝჟז۞ኢ
ᕇĂӈ็؈͛ࢫҌԇĂؕਫ਼ᔖॡְĄ˵ಶߏᄲĂ࣫΃۞็؈͛Ăߏ˘჌ѣ
ॡְ̬ˢ۞෍ၹ͛វĄ42ѩன෪Ăͽ࣫̚ࠎࠤĄϨاٽᄃ̮⯂३̚ѣĶ͛ౢ
Ъࠎॡ҃඾ĂႇྐЪࠎְ҃үķ̠̠Ă ᔹດ˵ѣٙᏜĶۏ̙଀׎π݋ᆀķ
̝ᄲĂ43ᄲ۞ᔵ൒ߏྐႇ׶Ο͛Ăܧᙯ็؈͛Ăᄃ˯ࢗሗ߹Ăݒ̙Ꮦ҃ЪĄ
࣫̚Ο͛छ۞Ķтߏԧჷķ׶࣫̚็؈͛۞ĶтߏԧჷķĂᄃ׎ᄲߏ΍ٺ༊
ॡ۞Ķ˾็̼͛ķ۞ᇆᜩĂͦှᄲߏ΍ҋĮΫ੃į۞ΫඊĂ҃Тॡᄃ˯ࢗ࢐
̮ă̮׶̝ᅫ۞ፋ࣎࣫̚۞ޥຐΫត̼۞ࠂയሗ߹Ăिि࠹ᙯĄٺѩГᓝ˘
ּĂϡߨ؟̮۞Ķ͈̄ҋ྽ķĂֽᄲځયᗟĄߨ؟̮дĲᄃΫءᔹດ࡭߱ս၁
͉૝ชְ३ĳ̚Ă੫၆ώ༼ٙ̚ᓝ۞ௐ˘࣎࣫̚Ο͛۞ּ̄Ĳ͉߱૝ชְ
ېĳĂҋ̠ٚĈ
͉Ϋዏ֏ਥฃᇈआ൑ͷĂ֏̂૟࢕ᇈᛂޙĂ֏঻ܭᇈ൪टᄻĄ̫؝βክ੘Ă
ᔵ̙̈́൑ͷăޙඈĂ൒ͧ൪̍็۰टᄻإम౼Ąߋࡌ็ٙᏜ็ܫ็඾Ăᔵ͋
̄Ϻ൘ߏ˵Ąងҋͽࠎܫͷ඾Ą׎ชְѣېĄ̙ކĄ44
ా׎ٙ೯̝Ķ͉Ϋዏ֏ਥฃᇈआ൑ͷķּ̝Ăᄃώ༼˯͛Ă੅ኢ࣫̚็؈͛
۞Ķтߏԧჷķ۞ඊڱĂ໚ٺĮΫ੃įּ̝ϺТĂ׎ඊڱ̝໚ٺĮΫ੃įĂᑕ
൑ႷཌྷĄ൑َͼĂՂჹĮ઼ΫྃįኢᔹດĲͨ᎖็ĳ׶ՔߊᑻĲڋ̚੃ĳĂ
ჍĈĶ̙˭ΫዏĂ˟ቔৌ։Ϋ̖˵ķĂϒΞ֍࣫̚ă୎̝࣫ᅫĂ൑ኢĶΟ͛ķ
׶็؈͛Ă׎˯ݡ۰ĂӮਕͽΫඊჍĂ҃׎ĶΫඊķĂ൑ኢ̫ˠ࠻ΝѣĶ˾็ķ
̝ܸĂٕĶ͛ˠķ̝ฮĂڱĮΫ੃į݋˘ջĄ
ώ༼ͽ˯۞჌჌̶ژĂଂĶ୍ज؆ྖķᄲˢ͘Ăాତזᅀޜ኎ᄲ̚۞
ĶΫ̖ķ˘ีĂჸ൏ٺĶΟ͛ྻજķĂणฟࡁտĄ˭༼݋ࢋᚶᜈܔаזᅀᄲ̚
۞Ωγ׌ีęęĶྐඊķ׶ĶᛉኢķęęᄃĶΟ͛ྻજķ۞ሕдᙯܼĂͽ៍
၅ѩ˘ሀёд࣫̚็؈͛ࡁտ̚۞পঅຍཌྷ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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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僅是中唐傳奇文不迴避時事，中唐之歌詩亦然，洪邁《容齋續筆》〈唐詩無避諱〉條稱：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寄詠，略無避隱。……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
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見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6標點本），卷2，頁236。與魯迅此說，正相對應。
43 見唐．韓愈，〈送孟東野序〉，見《全唐文》，卷555，頁5612。
44 見《全唐文》，卷574，頁5798。
׎ѨĂυื޽΍Ăᅀޜ኎۞ĶΫ̖ăྐඊăᛉኢķᄲĂ̝ٙͽצ˟˩͵
ࡔ۞ጯఙࠧࢦෛĂᄃౘ૘޲۞ଯࢦ̙ࢽĂ˩̶ѣᙯĄౘ૘޲дĮ̮Ϩྐეᙋ
ቇį̚അྎ௟҂၅˞఺࣎યᗟĂ׎˭ЕኢࢗĂ౵ਕໄ߁ᄲځયᗟ۞൏ᕇĈ
ߏ߇࣫΃࢐̮̮׶ม̝̈ᄲĂ˜˘჌າ͛វĂ̙፾߹Җ༊ॡĂೇՀᔒᖼࠎޢ
ֽٙ݋ड़Ăώᄃ࣫΃Ο͛Т˘ࣧ੓̈́វᄦ˵Ą࣫΃ᓝˠ̝ͽ౯׍ிវ̝̈ᄲ
̝͛Րۢٺ͹ΦĂӈᄃͽΟ͛ྐ̦Ըᚥ۰൑ளĄ̮⯂Ղ௠ᇤ᜶᜶็̈́ႇٺ࢐
̮ॡĂϨاٽᄃౘᕃᇤܜެႇ̈́็ٺ̮׶ॡĂᔵܧтᅀͩٙ֏ߏᓝˠԸᚥ͹
Φ̝үݡĂҭ၁ࠎ࢐̮̮׶มາᎸ̝͛វĄѩ჌͛វ̝Ꮈ੓ᄃΟ͛ྻજѣ૜
̷ᙯܼĂ׎ᐹᕇдܮٺ౹ౄĂ҃׎পᇈ݋͍д౯׍ிវ˵Ą45
˯͔߱རᔵ̙ܜĂҭᕇז˞˘րЕኑᗔ۞યᗟĂ̰टᖳಱĂۋᛉ̙ᕝĂѩ఍
̙ΞਕБࢬ̶ژĄࠎ˞͞ܮĂඕЪ˭༼۞ࡁտࢦᕇĂ೩΍׌ᕇֽүܐՎ੅
ኢĄௐ˘Ăౘ૘޲ᕇ΍˞࣫̈̚ᄲęęϺӈ็؈͛ęęѣ׌࣎ү۰۞ր௚Ă
˘րᄃᔹດѣᙯĂ˘րᄃ̮ϨѣᙯĄௐ˟Ă൑ኢңրĂӮᄃĶΟ͛ྻજķѣ
૜̷ᙯܼĄ46˲ѩ׌ᕇĂ࠻Ҭπ୶Ă၁ᄃྋฟ࣫̚็؈͛۞ϠјᓻဥĂѣໂ
ࠎ૜̷۞஝ঘĄ47
˯Еௐ˘ᕇĂ၁ᅫฟୁ˞˟˩͵ࡔ۞࣫̚็؈͛ࡁտ̚۞˘̂நኢęę
ӈٙᏜĶᔹດะဥᄃϨاٽะဥķᄲęę۞АᓏĄ48ிٙ׹ۢĂ˟˩͵ࡔ۞
͛ጯΫछĂ៍၅ז࣫΃͛̀ᓁវֽᄲѣĶะဥ̼ķ้ШĂҭซ˘Վԯ࣫̚็
45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4。
46 陳寅恪的理論和其他任何人的理論一樣，當然也會有反對者，如黃雲眉，〈讀陳寅恪先生論
韓愈〉，原載《文史哲》1955.8: 23 - 36，後收入黃雲眉，《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頁67-100。
47 唐人傳奇文作者之有集團說，始於通過出身的統計而提出所謂的「進士集團」說，如馮沅君
作於1948年的〈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即認為傳奇文的撰著，與中唐的進士階層有關
係，見馮沅君，〈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
版社，1989），頁299 - 310。約略同時，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7）中，力主傳奇文的「進士集團」說，晚近則有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等等，結合行卷等具體問題，深入闡發。如果說，「進士集
團」說的範圍最大，為唐人傳奇文的集團說之第一圈，那麼韓愈和白居易集團說範圍較小，
為唐人傳奇文的集團說之第二圈。除了這兩個學術界承認的圈子外，還有第三個範圍更小的
圈子，乃是以地域劃分的隴右傳奇文集團和吳郡傳奇文集團，問題複雜，容另文詳論。
48 以〈鶯鶯傳〉、〈長恨歌傳〉為中心，中唐傳奇文的元、白集團說，為學術界耳熟能詳。然
而，韓愈集團之背景的來龍去脈，少有人詳論，很值得稍加論考，以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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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ү۰Ă௟̶ࠎࡶ̒ะဥ۰Ă݋ߏ࣎ѣޞኢᙋ۞ጯఙன෪Ą49ѣᙯྍந
ኢ۞੅ኢĂೀ˩ѐֽĂنҽنሤĂѩ੓كЄĂҌ˯͵ࡔϐĂጯఙࠧ˫ᖞᄲࢦ
೩Ăࢦາ੅ኢ࣫̚็؈͛۞ĶᔹດะဥᄃϨاٽะဥķᄲĄ੠ॲ໖໚ĂٙᏜ
۞ᔹດะဥᄲ̝ٙώĂ၁΍ҋౘ૘޲дˬ˩ѐ΃ٙᇤņHan Yu and the T ’
ang NovelŇ˘͛Ă50҃ҌϨاٽะဥ̝ٙώĂϺ΍ҋౘ૘޲α˩ѐ΃۞Щ
үĲܜެႇ็ეᙋĳĄ51
αăĶ͛౯ிវķᄃĶளኳ̼ķ
޷໰ౘ૘޲۞ຍ֍Ăᅀޜ኎ٙᏜ۞Ķ͛౯ிវķߏ࣫̚็؈͛۞˘̂প
ᕇĄ
఺㝯ࢋ੅ኢ۞ߏĂдߙ჌ຍཌྷ˯ᄲĂ఺ֱপҒ˵̂ณԶडдĶΟ͛ķү
ݡ̚ĂࠤҌѣॡ࣏΍னдྐႇ̚ĂֹĶ͛౯ிវķ̙Гߏ˘࣎ෞҿ็؈͛۞
͛ᙷ̳ёĂ҃јࠎࡁտ࣫͛̚វ̢Ⴃ۞˘࣎ळᇾĄт˯༼ٙࢗĂ࣫̚็؈͛
۞ĶΫ̖ķĂѣͽĶтߏԧჷķࠎγొඕၹ۞ॾёĂ҃࣫̚ĶΟ͛छķ۞үݡ
㝯Ă˵ѣТᇹ۞ඊግĄώ༼̚ࢋ੅ኢ۞ߏĂ࣫̚็؈͛̚۞ĶᛉኢķĂ˵Тᇹ
֍̝ٺĶᔹߨዅ۞੼͛ķĂព൒ߏĶΟ͛छķ˘჌૱ϡ۞Ķྶ྽ķ̍׍Ă͛ౢ
ϐԍӮԴ൴ᛉኢĄटᓝαּĂர֍ਔඛĄ׎˘Ăߨ؟̮̝Ĳආડ૙็ĳĄ52׎
˟Ăтߨ؟̮̝Ĳګม็ĳĄ53׎ˬĂтᔹດ̝Ĳͨ᎖็ĳĄ54׎αĂтՂᎱ
49 唐代士風中的朋黨論，是中唐傳奇文集團說的歷史背景。較早從整體角度，研究唐代士風中
朋黨現象者，見臺靜農，〈唐代士風與文學〉，原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4 (1965): 1 -
14，後收入《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105-118。
50 參Y.W. Ma（馬幼垣）, “Prose Writings of Han Yü and Ch’uan-ch’i Literatur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7.1 (1969): 195-220.
51 在研究唐代的文學集團時，應注意到，在政治層面，關隴、山東、江左等三大集團的理論，
亦成就於陳寅恪。近年在唐代文學的研究中有廣泛運用，如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
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和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北京：中華書
局，2002），皆本於此。而以文學集團施之於唐前者，可參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等。凡此種種，實為討論傳奇文集團問題的必要背景。
52 見《全唐文》，卷592，頁5984。
53 參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414。
54 見《全唐文》，卷567，頁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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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ᗟ፷͉̜̄็ޢĳĄ55ϤѩΞ֍Ăಶγొ۞ඕၹ҃֏Ă࣫̚Ο͛छඊ˭۞
ĶᛉኢķĂᄃ࣫̚็؈̝͛̚ĶᛉኢķĂң׎࠹ҬĂូ᝝̝˭Ăᙱ̶كѩĄ56ҋ
႔Ҍ݈࣫Ă఺჌ĶᛉኢķĂ૱૱ߏ็۞Ϋඊ۞˘ొ̶ĂдЕ็̝ϐѣ̝Ăдᗔ
็̝ϐѣ̝Ăд༫็̝ϐϺѣ̝Ą57ͽ༫็ࠎּĂᆒᆕĮ͕͛ᐎᐷįĲ➰༫ĳ
ໄ߁ι۞វּ͠Ĉ
͈ᛳ༫̝វĂྤͼΫ̖Ă׎Ԕ݋็Ă׎͛݋ᅛĄᇾԔ஽ᇇĂυ֍୻ࢲ̝රĂ
ߌࡔᕃᝉĂυ֍धઈ̝ধĂѩ༫̝ט˵Ą58
ѩܧĶΫඊķΐĶᛉኢķͼĉࡶಏಶ͛វ҃֏Ă׎मள̝˘Ă˵ధߏ็௚۞
༫็̝͛ᅛĂּࠎα֏̝ᙶ͛Ă҃ĶΟ͛छķ̝үݡĂּк೸វĂҌٺ็؈
̝͛ĶᛉኢķĂ݋̬ͼᙶ͛ᄃ೸វ̝ม҅Ąტ˯ٙࢗĂҬͼΞͽᄲĂĶΟ͛छķ
̝ѣĶΫ̖ķ׶ĶᛉኢķĂᄃ็؈छ̝ѣĶΫ̖ķ׶ĶᛉኢķĂܧ૱ତܕĂࡶ
่ಶ͛វ҃֏Ăإᙱͽડ̶Ą
ឰԧࣇГ࠻ᅀޜ኎ĶΫ̖ăྐඊăᛉኢķ۞ሀё̚ᔘ՟ѣ੅ኢ۞˘ีĈ
ĶྐඊķĄѩયᗟ૜̷ᙯᓑזᔹăߨă̮ăϨ۞ĶΟ͛ྻજķ׶Ķາሄعྻ
જķĄ59
̈ᄲ̚ѣྐĂ̙ҋ࣫ˠؕĂϺ̙ҋ็؈͛ؕĄҌ͌ĂᗬॢݑΔഈӈѣ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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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上註，卷638，頁6444-6445。
56 中唐傳奇文中的議論，可以《南柯太守傳》為代表：「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
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較之於古文家議
論，精神實同。在研究中唐古文家筆下的「議論」，與中唐傳奇文中之「議論」的關係時，
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古文家」不同文類的作品中，「議論」占甚大比重，如此引之李翱
〈題燕太子丹傳後〉，全文均係「議論」，以配合所題傳之「史才」。又，柳文中之〈永州鐵爐
步志〉、〈永州韋使君新堂記〉等，「議論」份量亦相當多，見《全唐文》，卷 580，頁5863
-5864及卷581，頁5869。
57 整體而言，中唐的碑傳文與傳奇文之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受學術界注意，參臺靜農，〈論碑
傳文與傳奇文〉，《傳記文學》4(1964.3): 4 -6。不僅如此，在碑傳文體的內部，六朝碑傳文
與中唐碑傳文之間的關係，亦是學術界的討論課題，例如庾信〈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
碑〉與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河東薛君墓誌銘〉的比較，均與「史」、「詩」、
「論」的異質文體的份量與組成有涉，參（日）原田直枝，〈庾信の碑傳文〉，《中國文學報》
53(1996): 52-89。
58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128。
59 中唐的歷史世界和文學世界，均極複雜。韓、白文學主張和政治上與中唐各朋黨集團的聯
繫，自迥然有異，但「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卻息息相關。
60 參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頁52。
61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4、10。
62 關於唐代傳奇文中詩歌運用的基本類型的研究，奠基者為汪辟疆作於 1931 年之〈唐人小說
在文學上之地位〉，《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603 - 616。後來的
研究，參王運熙、楊明，〈唐代詩歌與小說的關係〉，《文學遺產》1983.1: 30 - 40；程毅
中，〈唐宋傳奇本事歌行拾零〉，《文學評論》1978.3: 75；及氏著，〈唐詩與唐代小說〉，白
化文編，《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18-322等等。
63 陳寅恪指出這一點後，學術界對此開始有所注意，以〈鶯鶯歌〉與〈鶯鶯傳〉為例，人們既
可見〈鶯鶯傳〉內部常同時含有「文備眾體」的「史才、詩筆、議論」三因素，同時又見
〈鶯鶯歌〉與〈鶯鶯傳〉作為中唐傳奇文和歌行聯體的一種跨文類和跨篇章的模式，而兼三
因素。有關分析，參 James R. Hightower, “Yuan Chen and ‘The Story of Ying-
ࢲĂĮຩৠ੃įᄃĮ͵ᄲາᄬį̚۞ּ̙̄͌Ăҋ̙ޞ֏ĄࠤҌд඾۰׶ॡ
΃̙ځ۞Į᎗͇̄็į̚ĂϺѣָּĄͷ࠻Ҙͳϓᙑ᎗ͳྐĂңඈ࿦ϖĂྵ
࣫ˠϺ̙࿇кឰĈ
Ϩำд͇Ă̋ ҋ΍Ă྽֧ଊᅈĂ̋̌ม̝Ă૟̄൑ѪĂإਕೇֽĄ60
൒҃Ă࣫̚็؈͛̚۞ྐႇּ̝ͧ̂Ăд㡫ְ̚۞гҜ̝ѣ፟Ăٺᘹఙ˯̝
јΑĂᄃ༊ॡ̝̼͛ޥሗęęтĶΟ͛ྻજķ׶Ķາሄعྻજķęęᙯᓑ̝
ኑᗔĂߏ݈൑ΟˠĂޢ൑ֽ۰۞ĄТॡĂϤٺ࣫̚็؈͛̚۞Ķྐඊķયᗟ
ޝኑᗔĂ݋ன΃ෛ౎۞ጯఙࡁտĂإᅈᅈ̙ਕ቎Ⴝ׎ቑಛĂ҃׎̚ᛚᛖ౵׍
ᇊீĂ̙Т૱ˠ۰Ă˫ߏౘ૘޲Ăଂ΁၆Ղ௠Ĳ᜶᜶ႇĳᄃ̮⯂Ĳ᜶᜶
็ĳĂϨاٽĲܜެႇĳᄃౘᕃĲܜެႇ็ĳ̝มᙯܼ۞ྋᛖĂΞ֍˘೹Ĉ
ౘ̝ͩܜެႇ็ᄃϨ̝ͩܜެႇܧ఼૱Ԕ͛ᄃώྐ̝ᙯܼĂ҃ࠎ˘̙Ξ̶ᗓ
̝ВТ፟ၹĄČČ
ܜެႇ̈́็̝үјд᜶᜶ႇ̈́็үј̝ޢĂ׎็͛ӈ࠹༊ٺ᜶᜶็͛Ăႇෟ
ӈ࠹༊ٺ᜶᜶ႇෟ̈́ົৌඈྐĂߏ׎Я᝚࠹Т̝ᕇ˵ĄČČಶ͛ౢវ෗ႊซ
̝ᕇ֏̝Ă݋ܜެႇ۰Ăᔵଂ˘Ԇፋ፟ၹ̝̈ᄲĂӈܜެႇ̈́็̶̚΍Ҿ
ҖĂࠎ͵ˠٙ௫ᄪĂ˳̏Ԟ׎ᄃ็͛ώᛳ˘វĄ61
˘ਠˠ̝நྋᅀޜ኎۞ĶΫ̖ăྐඊăᛉኢķᄲĂ˜ຍᏜ࣫̚็؈͛Чቔ̦
̚Ă̰ొ૱ТॡӣѣĶ͛౯ிវķ۞ĶΫ̖ăྐඊăᛉኢķˬЯ৵Ă62҃ౘ
૘޲݋٤ᆵ˘ՎĂᄮࠎѩᄲĂдপؠ۞ଐڶ˭ęęтĲ᜶᜶ႇĳᄃĲ᜶᜶
็ĳĂĲܜެႇĳᄃĲܜެႇ็ĳęęΞͽநྋࠎ࣫̚็؈͛ᄃႇҖᓑវ۞˘
჌ྭ͛ᙷ׶ྭቔౢ۞ሀёĄ63ѩྋ׽ѣ൴ˠ̝Ϗ൴۞߽֍˧ณĂ64ҭ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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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ϏͤՎٺѩĄ΁Ѻ͎ࡏᐝĂՀซ˘ՎĂࠤҌᄮࠎĶΫ̖ăྐඊăᛉኢķ۞
Ķ͛౯ிវķĂ่̙хдٺ็؈̝͛̚Ă˵Ξಏ፾хдٺ̮࣫̚ăϨႇҖវ۞
ߙ˘ྐቔ̚Ą΁ٙᓝ΍۞׏ݭĂߏ̮⯂۞ĲాپझෟĳĈ
Ҍࡶ̮຋̝̝ాپझෟĂ݋ᔵஎצܜެႇ̝ᇆᜩĂ൒̏Հซ˘ՎĂ௲ᗓ౯׍
ிវྐ͛Ъ׀̝༊̈͟ᄲវ෗Ă҃ј˘າវĂࣕΫ̖ྐඊᛉኢኜវ࠰ຉะᏉ
రٺ˘ྐ̝̚ĂĞ׎ྎܶٺኢాپझෟౢ̝ࢗĄğֹ̝ҋј˘፾ϲԆፋ̝፟
ၹջĄѩ׽຋̝͇̖ጯ˧̝ٙ࡭Ă൒၁Ϻצሄ͇າሄعវ෗̝ຳϯ҃ѣٙᇟ
ϼĄ߇ሄ͇ٺĶՏజҁ̮એॾޠĂࡴିൺՂЄႇҖĄķ̝ή̈́ҋڦĶ̮˝Ш
ѯ౗͟Ăဘͽ٬ү˘คᙑҖĂҋޢॾតĄķĶՂ˟˩ဘҋ࢑ႇҖĂܕ֍Ӎሄع
̣˩ࢵĂᐵ൒͕ЄĄķ̝ᄬځϨ֏̝Ă͵̝ڼ͛ጯΫ۰Ξ൑ႷջĄ65
఺ߏ၆ᅀޜ኎ĶΫ̖ăྐඊăᛉኢķ̝ᄲ۞˘࣎౹ౄّ׶ᙹᖬّ۞ᛚᛖĂଓ
ͼໂ͌ࠎ̣˩кѐֽࡁտ็؈͛۞ጯ۰ٙڦຍĄтڍѩᄲਕјϲĂ֤ᆃĶΫ
ඊăྐ̖ăᛉኢķ۞ሀёĂᇃھࠎ࢐̮ᄃ̮׶ม۞Ч͛ጯࢭາ߹ࠁęęΒ߁
ᔹߨ̮Ϩ̈́׎੠ᐌ۰ęęٙВϡĂхдٺ็؈̝͛̚ĂхдٺĶΟ͛ķ̝
̚Ă˵хдٺྐႇ̝̚Ăᄃ׎ᄲߏ˘࣎͛វຍཌྷ˯۞ሀёĂ̙тᄲߏ˘࣎ޥ
ຐΫຍཌྷ˯۞ሀёĄ66఺࣎ሀёĂྭ෸༊ॡ۞Ч჌͛វ҃хдĂ่̙̙ਕү
ထ̶࣫̚Ο͛׶็؈͛۞̶ͪᑏĂࠤҌ̙ਕүထ̶࣫̚۞Ο͛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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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Y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3 (1973): 90-123.
64 唯洞見必引起爭論，而爭論方澄清洞見。陳寅恪此說一出，四十年代即有夏承燾〈讀長
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一文商榷。後來，羅聯添撰〈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共同
機構」問題〉，作詳細討論，駁難陳說，言深有據，原載 1985 年出版《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
集——中國史論集》，後又收入羅聯添，《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9），頁521 - 538。夏、吳、羅三家之代表性駁難，均有根據和道理，因為陳寅恪提出的
問題非常複雜，不可能沒有漏洞，故若從另一角度來理解，以其為今後進一步補足陳寅恪洞
見中之漏洞（而非推翻其洞見之基本出發點）努力之先導，亦未嘗不可，並深具意義。
65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
66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研究中唐文化史背景下的中唐詩歌與小說時，曾聯繫到西方
文學理論中的兩個傾向——一方面強調各文類都有其自外於其他文類的特徵與規律，另一方
面強調在特定的時代幾乎所有文類都有共用該時代精神所賦予的歷史共同點。他舉出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的小說理論作前者的例子，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和文化研
究（cultural studies）界的歷史轉向為後者的例子。此說似正好可為此處的註解，參
Stephen Owen,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Җ۞̶ͪᑏĂЯࠎιॲώಶ̙ߏ˘࣎ϡֽထ̶͛ᙷ۞ሀёĄ67
˯ࢗ۞࣫̚Ч͛ጯࢭາ߹ࠁ۞ૄώᙯᘃęę൑ኢߏĶΟ͛ྻજķ۞Ķ಴
ͳ᚛лķĂᔘߏĶາሄعྻજķ۞ĶࠎӖࠎϔķęęౌ่̙ߏ͛ጯયᗟĂ҃ߏ
ޥຐΫયᗟĂ׽ࠎൾሢ࣫΃͛Ϋ۰ٙਕྎĄଂ఺˘ᕇଯणĂтԧࣇତצౘ૘
޲۞ჟ૾߽֍ĂԯĶΫ̖ăྐඊăᛉኢķ۞ሀёĂෛࠎд࢐̮ᄃ̮׶มĂࠎ
ᔹߨ̮Ϩ̈́׎੠ᐌ۰ĂซҖЧҋ͛ᙷ̙Т۞͛ጯࢭາॡĂགྷ૱ొ̶ٕБొଳ
ϡ۞ˬ̢࣎࠹ѣᙯᓑ۞ࢋ৵Ă̙҃ԯιෛࠎ˘࣎ϡͽఢቑ࣫̚็؈͛۞̳
ёĂ݋ົѣΩฟ౉श۞ޥྮĄೱ֏̝Ăଂͽ˯Ч༼۞̶ژ΍൴ĂԯĶ୍ज؆
ྖķ۞ĶтߏԧჷķඕၹĂ˵࠻јߏ࣫̚็؈͛̚পঅ۞ĶΫ̖ķ۞˘ొ
̶ĂֽநྋĶΫ̖ăྐඊăᛉኢķᄲĂົጱ࡭˘࣎າ۞ࡁտෛ֎ĄࡶĂ޷໰
ᅀޜ኎۞ᄲڱĂྍ͛ᙷѣ˘჌ᙷҬᙡ̄۞ΑਕĂ᝝۰Ξଂүݡ̚Ă࠻΍ү۰
ĶΫ̖ķ̝੼˭ĂĶྐඊķ̝ழᚑĂ˜ҌĶᛉኢķ̝எ୺Ąˠࣇۢ྽ĂॡҌ
࣫̚ͽ݈ଂ՟ѣ఺჌͛វд᝝۰ࢬ݈΍ன࿅Ąࢬ၆఺˘າ۞͛វĂˠࣇົ
યĈ఺჌͛វ˫тңԯĶΫ̖ķăĶྐඊķ׶Ķᛉኢķˬ࣎̂ࢋ৵௡ᖐј˘࣎
ѣ፟۞ፋវ׸ĉᜪЩޥཌྷĂĶΫ̖ăྐඊăᛉኢķሀё˜ߏૻአ޽ჍĂ็؈
͛үࠎ˘჌㡫ְ͛ᙷĂ׎౵̂পᕇߏኜ͛ᙷ۞஄ЪĂߏ઼̈̚ᄲΫ˯ௐ˘Ѩ
΍னјሢ۞Ķளኳ̼ķ㡫ְன෪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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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如果我們循陳寅恪的思路，略瀏覽中唐的歌行，就會發現，〈連昌宮詞〉這個典型的「史
才、詩筆、議論」三因素俱全的例子，雖然罕見，但其他兼有「史才」和「詩筆」之兩項
者，比比皆是。例如，張籍〈傷歌行〉之以「詩筆」含「史才」，甚顯而易見，參（日）丸
山茂，〈張籍〈傷歌行〉とその背景——京兆尹楊憑左遷事件〉，《東方學》63(1982): 73 -
88。再反過來看，本文上節中排列若干的例證，說明古文中「史筆」的外部結構，與傳奇文
中「史筆」的外部結構，有一致的地方。本節中又援引若干的例證，說明古文中「議論」的
外部結構，與傳奇文中「議論」的外部結構，有一致的地方。如此則古文較之傳奇文，似乎
同有「史才」和「議論」，唯常缺「詩筆」。這與歌行較之傳奇文，常共具「史才」和「詩
筆」，唯常缺「議論」，相映成趣，益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說，並不能劃分古文、歌行
和傳奇文的文類特徵。
68 這種「異質化」的過程，就韻文與散文的分別與結合而言，在六朝即是一個問題，「謝玄暉
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云云，即為一例（後簡化為「任筆沈詩」，所謂的
「詩中有筆，筆中有詩」，循此而來。）參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標點本），卷57，頁1413。而「文」與「筆」在六朝的關係，又與佛教影響相連甚密，自不
待言，乃至今人解此題，亦有用後來日僧空海《文鏡秘府論》、了尊《悉曇輪略圖鈔》者，
參王利器，〈文筆新解〉，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中國文學論集》14(1985): 1-11。至於在
఺ᇹ۞͛ᙷপᕇĂֹˠᓑᘭז͐ᄿܛĞMikhail Bakhtinğдለ߷̈ᄲ
நኢ̚۞orchestrated heteroglossia׶hybrid construction׌࣎៍هĂࡁ
տ৵Մ̚Ч჌ளኳ۞͛ᙷͯᕝęęтಲ֏ăชְăᔟჷăە৯׶ྐႇęęт
ңፋЪј˘ొԆፋ۞̈ᄲĄ69дለ߷۞ܜቔ̈ᄲ̚Ă఺჌Ķளኳ̼ķ㡫ְ஄
Ъ۞јሢĂѣޞ˩˛͵ࡔĮ࣫ĆРᶝᇇį۞΍னĂ҃ࠎҘ͞෍ၹ㡫ְ͛۞
൴णĂ೩ֻ˞ᇃᔮ۞͛ᙷ۩มĄଂͧྵ͛ጯ۞֎ޘĂϒᄃ˩̱͵ࡔځ΃̝
α̂؈३Ă࠹ߍј኷Ąࡧዋഅགྷѣ˘ໂჟ૾۞ኢᕝĂ˳ࠎࡁտᖞ̈ᄲΫ۰
ٙنෛĈ
Ο̙͛അઇ࿅ܜቔ۞̈ᄲĂڒ῁ا൒ϡΟ͛ᛌ˞˘Ѻк჌ܜቔ۞̈ᄲĄΟ͛
྆ѣޝ͌໣ቊ۞ࢲקĂڒ῁ا൒ϡΟ͛ᛌ˞ለ͛׶ղՀΦ۞үݡĄΟ̙͛ܜ
ٺᆷଐĂڒ῁ا൒ϡΟ͛ᛌ˞Įਮ܅̃įᄃĮ࢘Я̈็įඈ३ĄΟ͛۞ᑕ
ϡĂҋΦ੺ዏͽֽĂଂ՟ѣ఺჌̂۞јᒻĄ70
֖֍ĶΟ͛ķ̝Ķ͛౯ிវķĂҋѣᄃለ߷۞ܜቔ̈ᄲ࠹ᙷҬ۞Ķளኳ̼ķ㡫
ְ஄Ъ۞ਕ˧Ăଓͼځ୻̝ᖞ̈ᄲĂϏഈѩ͞Ш൴ण҅Ą҃఺჌Ķளኳ̼ķ
஄Ъд઼̈̚ᄲ̚۞јሢĂ൑Ⴗд࣫̚็؈͛ĄѣᝥٺѩĂΞ֍ĶΫ̖ăྐ
ඊăᛉኢķ۞ሀёĂ̙ߏ̳ёĂՀܧ٪ᙶ׶π̭۞ॾޠĂᅮү෹௲͛វጯώ
֗۞ࡁտĄೱ֏̝Ăд࣫̚็؈͛۞ࡁտ̚ĂĶΫ̖ăྐඊăᛉኢķᄲ۞ࢦ
ࢋّĂдٺι೩ֻ˞˘࣎ቑಛዋ̚۞ळᇾĂ̙҃ߏ˘࣎Ķٸ̝αঔ҃࠰໤ķ
۞Ķ̳ёķĄ఺࣎ळᇾĂ͔ጱԧࣇͽĶளኳ̼ķࠎ΍൴ᕇĂΝ̶ژ็؈͛д̚
̝࣫јݭĂд઼̚ᖞ̈ᄲΫ˯۞ሕдຍཌྷĄ
68 中唐傳奇文這一「異質化」的個案中，「史」、「詩」、「論」各項之入選，亦非偶然，而與
當時之風尚，息息相關。白居易〈與元九書〉自承云：「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
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見《全唐文》，卷675，頁6890。劉開榮對此闡釋極具
陳門風範，曰：「所謂賦即詩筆，判為議論，傳即史才也。足見當時古文家所操縱的文壇的
趨向，是㡫事文、議論文和詩詞。」見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頁35。
69 參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 3-40, 259-422;及Victor Shklovsky, Theory of Prose (Elmwood Park: Delkey
Archive Press, 1991), pp. 72-100.
70 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上海：申報館，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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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Ķಲຍķᄲ
ٚତ˯༼Ăώ༼ԯ఺࣎ሀёٸд࣫̚۞̼͛Ϋሗ߹̚៍၅Ă੅ኢ׎д็
؈͛јݭ̚۞үϡĂдٺᄃĶಲຍķ۞ඕЪĄ
࣫̚ߏ˘࣎·႕˞͛វ၁រ۞ॡ΃ĄТॡĂт݈ٙࢗĂ࣫̚۞ۢᙊЊ
̄Ă၆።Ϋ׶ॡְ۞Ϲ˽Ă˩̶ୂຏĄ఺჌ୂຏĂႣ౅ז༊ॡ۞Ч჌͛វ
ęę่̙Β߁㡫ְ͛ĂࠤҌ˵Β߁ႇҖęę۞၁រֽ̚Ą˯͛̏ኘזĂĶΟ
͛ྻજķ̚۞ָүĂ૱ᅮĶΫ̖ķ׶ĶᛉኢķćĶາሄعķ̚۞ָүĂ૱ᅮ
ĶΫ̖ķ׶Ķྐඊķć็؈͛̚۞ָүĂĶΫ̖ķăĶྐඊķ׶ĶᛉኢķĂ݋ѣ
ॡ৿˘̙ΞĄ఺㝯۞ĶΫ̖ķăĶྐඊķ׶ĶᛉኢķĂͅߍ۞൑ܧಶߏ˯ࢗ۞
ୂຏĄ
ᄃѩ࠹ᙯĂдώ༼̚Ăࢋ੅ኢΩγ˘࣎ࣃ଀ڦຍ۞ன෪Ăӈд఺჌Тᇹ
۞ୂຏ͚੨˭Ă࣫̚˫ߏ˘࣎д็੃វĞᄃĶΟ͛ķ׶็؈͛ѣϹ˽۞͛ᙷ
ᙯܼğ͞ࢬĂ·႕˞၁រ۞ॡ΃Ą71Ķ็ķវ۞Чֲ࣎͛ᙷĂт̈็ăछ
็ăγ็ăҋ็ăҾ็ăҖېăဪᄫă༫ᅛඈඈĂ׽јݭٺ݈࣫Ăҭд࣫̚
ݒ൑̙གྷ።˞˘րЕଯౘ΍າ۞၁រĂ72఺ֱ็វ۞ֲ͛ᙷᇤ඾Ă˵૱ᅮ
ĶΫ̖ķ׶ĶᛉኢķĂѣॡ࣏ࠤҌᔘᅮࢋĶྐඊķĄ
Ķ੃ķវүࠎ˘͛ᙷĂࠎА̝࣫͹߹͛ౢᏰវ۰̙ٙڦຍĂព൒༊ॡإ
̙ߏ˘࣎፾ϲ۞͛ᙷĄ73ιјሢٺ࣫ˠ̝͘Ăז˞ΔԇበĮ͛ࡿࡻරį̝
ॡĂι۞Чֲ࣎͛ᙷĂ่̙ѣሁ੃ăݱ੃ă៍੃ăྼ੃ăေ੃ăဦ൪੃ăࢲ
˿੃ă߂᏷੃̝ܝĂ֭ͷѣಲ֏׶ᗔ੃̝ᙷĂត̼кბĂቶࠎ̂៍Ăߊѣ
ĶΟ͛छķ̝੃Ă˫ѣ็؈̝͛੃Ąᔵ൒̙т็֤ᆃځពĂҭ׎̝̚ĶΫ̖ķ
ᄃĶᛉኢķĂϺॡॡΞ֍Ăѣॡ࣏˵ᅮࢋĶྐඊķĄځˠӓదĲ͛ౢᏰវԔᄲ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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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參（韓）南宗鎮，〈唐代文人所撰短篇人物傳之發展成因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9.2 (2000): 123-129。
72 參李一飛，〈中唐傳記文學鳥瞰〉，《文學遺產》1992.1: 59-67。
73 值得注意的是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是各種「傳」與「記」的體裁實驗的階段，與小說中的志
怪和傳奇文的發展，關係密切。參王國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1984）；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中國
文哲研究集刊》8(1996): 365-400。
޽΍ĈĶ੃̝͛ĂĮ͛ᏴįτྶĄޢ̝ү۰Ă׽ͽᔹੜ̝Ĳ൪੃ĳăߨ̄ݓྼ
̋ኜ੃ࠎវ̝ϒĄČČ Ҍߨ̝੃າૅăᜠᚤՎĂ݋ᛉኢ̝ᙜкջĄķ74ӈࠎ
ځᙋĄ
тңડ̶็؈̝͛Ķ็ķ׶Ķ੃ķᄃ࣫̚׎΁㡫ְ͛ęę͹ࢋдЧᙷ
ĶΟ͛ķ̚ęę̝Ķ็ķ׶Ķ੃ķĉϒညĶΫ̖ăྐඊăᛉኢķᄲ̙ਕૉүࠎ
˘჌̳ёֽထ̶˯͛̚ኘז۞ႇҖ׶็؈͛۞পኳ˘ᇹĂι˵൑ڱထ̶ԧࣇ
д఺㝯೩΍۞͛ᙷડҾĄ൒҃Ăˠࣇࡁտ࣫̚۞ĶΟ͛ķ׶็؈͛Ă૱ᄲߙ
ቔߙቔߏĶΟ͛ķ̝̚Ķ็ķ̝Ķ੃ķĂ҃ߙቔߙቔ݋ߏ็؈̝͛̚Ķ็ķ̝
Ķ੃ķĂፂңͽ̶׸ĉ
ᔵ൒Ăౘ૘޲೩΍۞ᏉົĶΟ͛ྻજķᄃ࣫̚็؈͛૦੓۞ࡁտၹຐĂ
ؕ௣ߏ˘࣎ໂ׍ѣϠ׻˧۞ጯఙ͞ШĂҭౘ૘޲ώˠ֭՟ѣϒࢬତᛈ˯ࢗ఺
˘࣎ᙯᔣ۞યᗟĄ˟˩͵ࡔޢΗཧ۞ጯఙࠧĂ఍ந఺˘࣎યᗟ۞͞ڱĂૄώ
˯ߏаזጆ֝Į࣫ԇ็؈ะį׶՘ྐྵᘟĮ࣫ˠ̈ᄲį఺׌ొᏴώ̚۞Ķགྷ׏
३ಏķĂֽүҿᕝĂϺӈ˲Į࣫ԇ็؈ะį׶Į࣫ˠ̈ᄲį̚ၳ˯ѣЩ۰Ăк
ࠎ็؈͛Ă൑Щ۰Ă݋кࠎĶΟ͛ķ̝̚Ķ็ķăĶ੃ķវĄଂ఺࣎ຍཌྷ˯
ᄲĂᔵ൒ౘ૘޲ᄮࠎᔹດ۞ĲϮကᓑήྐԔĳᑕ༊ࠎ࣫̚็؈̝͛ᄲĂдጯఙ
ࠧజ࠹༊˘ొ̶ˠତצĂҭౘ૘޲ٙ΍̝ᗟęęӈ࣫̚ᔹăߨĶΟ͛छķણᄃ
࣫̚็؈̝͛јݭ࿅඀۞࿰నĂͽ̈́఺˘࣎࿰నυ൒ົ͔੓၆ጆ֝׶՘ྐྵᘟ
Ķགྷ׏३ಏķ۞ྃ·׶࣒ϒęęݒ՟ѣצזϒࢬ۞аᑕĂ҃ߏజᅅᅅĶᖒķ࿅
˞Ą
ۡזώ͵ࡔẮԂལдᓁඕ׎Ķ͛Ϋ̢ᙋķ͞ڱࡁտ็؈͛۞ॡ࣏Ăځ
ቁ೩΍˞Ķಲຍķᄲ̝ॡĂԊࢬ͞ѣ၁ኳّ۞ត̼Ąѩᄲ͕̚ߏĈѣ൑Ķಲ
ຍķĂߏထ̶࣫΃็؈͛ᄃܧ็؈͛ᙷ۞Ч჌Ķ็ķăĶ੃ķęęΒ߁ᗔ็ă
ᗔ͛׶ฅְඈд̰ęę۞ࠧቢĄ˵ಶߏᄲĂĶಲຍķ׶ĶᇆडķĂߏ࣫̚߆ڼ
ᄃ็؈͛јሢ۞ᙯᔣϹ˽ᕇ̝˘Ą75́ԂལдĲިᇹᝦҾ࣫็؈ѣ൑ಲຍĉĳ
˘͛̚Ă఼࿅̶ژТ˘ώְęę࢐̮̮׶ม˘࣎̃ಡ̩ͭ۞߇ְęęд૫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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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頁52。
75 關於「影射」在中古時代文化史上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參 Jue Chen, “ ‘Shooting Sand
at People’s Shadow’: Yingshe a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Monumenta Serica 47 (1999): 169-207.
Ĳཌྷ፬ĳăՂჹĮ઼࣫ΫྃįĲ،ಡְͭࣙĳăᓦϡऴĮะள੃įĲྥˠ؍ĳ׶࠱
նͩĮ̮̼੃įĲ૫ຕޥĳα჌੃ྶ̚۞̙ТܑனĂ଀΍ඕኢĈ
˘࣎̃ಡ̩ͭ۞߇ְĂ֍ٺ̣჌੃ྶĂߏࣃ଀ڦຍ۞Ąଂ఺࣎׏ݭּ̄Ă
̙ҭΞͽ࠻΍࣫ˠᗔ็ăᗔ͛ăฅְă็؈α჌͛វ౹ү͘ڱ̝ளТćՀ
ࢦࢋ۞ߏĂ఼࿅ͧྵࡁտĂΪѣĲཌྷ፬ĳѣಲຍĂ׎΁Чቔ൑ಲຍĂЯࠎ
Ϊѣ૫ቓѣछᙱĂ׎΁Чቔү۰൑छᙱĄซˢү۰͕਒Ă̖ਕᝦҾүݡѣ
൑ಲຍĄ76
́Ԃལٙϡ۞αּ࣎̄Ăᔵ൒ࠎ୎̝࣫үĂҭ׎ٙ͹̝ĶಲຍķᄲĂݒరࡍ
ٺ࣫΃็؈͛۞ፋវĂଂ҃୻೽ထ΍˞࣫̚็؈͛̚۞Ķ็ķᄃĶ੃ķ׶Т
ഇĶΟ͛छķඊ˭೼఼൑ಲຍ۞Ķ็ķᄃĶ੃ķ۞ડҾĂጐგιࣇมــົ
ВϡĶΫ̖ķăĶྐඊķ׶Ķᛉኢķሀё̚۞˘ีă׌ีٕˬีĄϒЯࠎт
ѩẮԂལ̝Ķಲຍķᄲ۞ځቁ೩΍Ăߏώ͵ࡔ࣫ˠ็؈͛ࡁտ۞˘࣎ᙯᔣ
ซणĄ఺࣎ࢦࢋ۞߽֍Ă၆ٺϡன΃ጯఙ۞͞ڱĂࠧؠ࣫̚็؈͛۞ࠧࢨĂ
˜Ҍଣ੅็؈͛۞ؠཌྷĂஎ׍ѣٚАୁޢ۞ຍཌྷĄ
׎ຍཌྷ̝˘Ăߏ́ᄲଂநኢ֎ޘĂ໛఼˞ጆ֝ă՘ྐྵᘟĶགྷ׏३ಏķ۞
ր௚Ăᄃౘ૘޲Ķགྷ׏३ಏķ۞ր௚Ą77˯͛ኘזĂౘ૘޲ᓝᔹດĲϮကᓑ
ήྐԔĳࠎ็؈͛Ă࣒Լ˞ጆ֝ᄃ՘ྐྵᘟ۞Ķགྷ׏३ಏķĂҭϏଂநኢ˯ซҖ
ᅺᙱĄ఺㝯Ăࣃ଀ซ˘Վڦຍ۞ߏĂౘ૘޲ᔵͽĲͨ᎖็ĳࠎĶ̈ᄲķĂϏۡ
ײ׎ࠎ็؈͛Ăҭߏдኢࢗ࣫̚็؈͛ᄃᔹດ۞ᙯܼॡĂՏՏঘ̈́Ĳͨ᎖
็ĳĂග̟ໂ̂۞ڦຍĄព҃ٽ֍Ăౘ૘޲۞఺࣎ϲಞĂᄃጆ֝ٙᄮࠎ็؈͛
ҿ൒ѣҾٺĶᔹߨዅķ੼͛۞ᄲڱĂ̂ள׎኷ĄͽѩࠎࡦഀĂౘ૘޲఺㝯۞
ϡᄬᖰຕĂٕܧ൑ЯęęĲͨ᎖็ĳඊڱĂᄃ࣫̚׎΁็؈࢛͛൒ѣளĂ˜
Ҍጯఙࠧ˘ਠౌᄮࠎĂ఺˜ߏ˘ቔĶ੉็ķវ̈ᄲĂ̙҃ߏ˘ቔ็؈វ̈
ᄲĄтࢋࢬ၆˯ࢗ͹߹۞៍هĂΐͽ࣒ϒĂܧБࢬᑭෛ็؈͛д࣫̚۞൴
णĂ֭ᄃĶΟ͛ྻજķ̚΍ன۞Ķ੉็ķវ̈ᄲซҖͧછ̙ΞĂ78఺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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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368-375。
77 關於「經典化」的重要性，見陳㢯，《初唐傳奇文㤴沉》，頁37-39。
78 「託傳」研究，頗受漢學界重視，一般認為是中國文學中類似西方的「模擬諷喻體」
（parody）的作品，參 Herbert Franke（福赫伯，又譯傅海波）, “A Note on Parod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riens Extremus 18.2 (1971): 237-251以及Herbert
ߏĮ̮Ϩྐეᙋቇį˘३۞͹ўٙдĂࠤҌ˵̙ߏྍ३ቔ಼ٙਕૉΒट۞Ą79
́Ԃལ۞఺ૺ३ಏĂ၁ᅫ˯໛఼˞ጆ֝ă՘ྐྵᘟĶགྷ׏३ಏķᄃౘ૘޲
Ķགྷ׏३ಏķĂι٤ᆵ˞࣫̚็؈͛ໄه۞ቑಛĂ௑Ъ༊ॡ็؈͛૦੓ᄃĶΟ
͛ྻજķݎᎸ۞᏾ტኑᗔ۞̼͛ΫࡦഀĄ҃౵ᙯᔣ۞˘ᕇĂߏ޽΍Ķಲຍķ
ߏ็؈͛ඕყЧ჌Ķளኳ̼ķ۞͛ᙷ༤ͯ۞⇿Ъ጗Ăֹ̝̙Тٺ༊ॡԛԛҒ
Ғ۞Ч჌Ο͛׶ྐႇវ۞㡫ְүݡĄ80
Ķಲຍķ̝ᄃĶளኳ̼ķඕЪĂߏ࣫̚็؈͛јݭ۞Ϲົ̝ᕇĂ҃׎̚
ᙯᔣĂ݋дٺ˘րЕপঅౢڱ۞ঙனĄ
̱ăາ۞΍൴ᕇ
ტ˯ٙࢗĂ࣫̚็؈͛۞јݭĂ׎ᙯᔣ̝˘дĶ͛౯ிវķ۞Ķளኳ̼ķ
㡫ְன෪Ă఼࿅˘րЕপঅ۞ౢڱĂᖐј˞˘ૺĶಲຍķ̝შĄ
఺࣎Ķளኳ̼ķ࿅඀Ԇјٺ࣫̚Ăԛј˞˘ፋइ۞ౢڱĂΞͽ೬ϯ׎̰
ొ۞ඕၹĂߏநྋܐ࣫็؈͛ᄃ࣫̚็؈͛ளТ۞ᙯᔣĂ˵ߏநྋ็؈͛ᄃ
ܧ็؈͛ડҾ۞ᙯᔣĄ઱ၔغଣտѩౢڱඕၹ۞Ч࣎ᆸѨĂ͞ਕдநኢ۞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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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Franke, “Literary Parod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Descriptive Pseudo-
Biographies,” Oriens Extremus 21.1 (1974): 23 -31. 福赫伯此處二文，雖不以唐代為限，
但均談到〈毛穎傳〉。
79 本世紀初，卞孝萱出版了《唐傳奇新探》和《唐人小說與政治》二書。以其「寓意」說為
綱，該兩書中所選的討論篇目，實際上是卞孝萱心目中的一張「經典書單」。這一張「經典
書單」包括了若干篇魯迅和汪辟疆的「經典書單」所不載的篇目，其中除了〈石鼎聯句詩序〉
外，韓愈〈毛穎傳〉、柳宗元〈河間傳〉和〈謫龍說〉三篇「古文家」小說，赫然在焉。這
三篇「古文」小說，一般都認為是「託傳」，亦即「寓意小說」而不是傳奇文。韓愈〈毛穎
傳〉，自不待言。柳宗元之〈河間傳〉，在國人和西人中一般亦都認為屬「託傳」和「寓意小
說」的範疇。至於〈謫龍說〉，因篇幅極短，一般都以「說」體「古文」視之，但卞孝萱歸
之為傳奇文，並注意到，馬位《秋窗隨筆》中，有「柳子厚〈謫龍說〉，可補入《搜神記》」
云云，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頁221。
80 〈石鼎聯句詩序〉外，韓愈〈毛穎傳〉、柳宗元〈河間傳〉等「古文家」小說，雖然一般人認
為是「託傳」，但亦有少數學者將之列為中唐傳奇文。范文瀾雖未明言其有「傳奇文」體，
但認為〈河間傳〉「幾乎類似《水滸傳》描寫潘巧雲、潘金蓮的事情」，此見多年未受人重，
唯卞孝萱循此深入，參卞孝萱，《唐傳奇新探》，頁 123。此處視卞孝萱「經典書單」有特
殊之意義者，乃因其以「寓意」說，形成一有理有據的完整理論之故。
ࢬࠧؠ็؈͛۞ؠཌྷ׶д၁ኹᆸࢬҿؠߙ˘ቔ̈ᄲߏ็؈͛Ժٕ̙ߏ็؈
͛Ąព҃ٽ֍ĂౢڱΪߏ࣫̚็؈͛۞ፋវࡁտ̝˘ბĂҭЯࠎ఺˘ბᄃ̚
࣫็؈͛۞᝝۰ăү۰ăүຍયᗟౌѣᓑᘭĂͽѩࠎค͕Ăˢֽ͘៍၅ܐ࣫
็؈͛׶࣫̚็؈͛ѣң̙ТĂߏඊ۰ϒдү۞˘࣎ܐՎဘྏĄώ͛ಶߏ఺
࣎၁រ۞ฟቔĂ׍វ۞ࢍ൪ߏଂ࣫̚ಏቔ็؈͛۞΃ܑү̚Ă̶ထ΍ࡶ̒ր
ЕĂү࣎९ࡁտĄд࣎९ૄᖂ˯۞ტЪĂஎˢז࣫̚۞̼͛ࡦഀ̚ĂుՎତ
ܕٺྋඍĶңᏜ࣫̚۞็؈͛ౢڱপᕇķ఺࣎યᗟĄ
ᝥـֽۢĂ˘͞ࢬĂ˯͵ࡔ˟˩ѐ΃ጆ֝׶՘ྐྵᘟฟؕϡன΃ጯఙ۞ீ
ֽࠧፋந࣫ˠ็؈͛Ă̚གྷౘ૘޲۞݈ᖀّ׶࿰నّ۞੒ᚥĂώᅳા۞ࡁտ
̏פ଀˞ࡎ৔ّ۞јಶĄΩ˘͞ࢬĂགྷ࿅˯͵ࡔፋፋ˘͵ࡔ۞ጯఙன΃̼۞
ᓞࡴ።඀Ă̫͇۞͛ΫࡁտࠧĂᔵ൒̂кᇴˠౌᄮТ࣫ˠ็؈͛۞хдĂҭ
˵̪ᔘ՟ѣ˘࣎ਕ೼࿆జ̂छତצ۞ؠཌྷĄаࢵ࿅Ν۞ྮ౉Ăώ͵ࡔ๊Ϡጯ
ఙࠧ೼࿆ਕᄮТ۞࣫΃็؈͛ؠཌྷĂЇࢦ྽ᅈĂ̙ߏІ˘ᙙ҃ಶ۞ְଐĂ˵
ధࢋགྷ࿅࠹༊ܜ۞ॡมĂϤధкጯ۰АүЧҋ̙Т۞к͞ࢬ׶к֎ޘ۞ଣ
৶Ă൒ޢ̖ਕૉݶΑĂซҖტЪĄ҃ଂౢڱ̷ˢĂ၆ٺĶౘ૘޲׻ᗟķүซ
˘Վஎˢྋ᝝Ăٕ̙εࠎ఺჌ࡁտ۞ኜк΍൴ᕇ݈̚ഀᄵˠ۞פश̝˘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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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Chen Yinke’s Theories on Tang Chuanqi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ue ChenŎ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Lu Xun’sጆ֝ Tang Song chuanqiji࣫ԇ็؈ะ
and Wang Pijiang’s՘ྐྵᘟ Tangren xiaoshuo࣫ˠ̈ᄲ in the 1920s, chuanqi
็؈ scholars have been making efforts to provide a definition for the genre.
However, chuanqi as a genre is very difficult to define. To date, most scholars
still largely rely on Lu Xun and Wang Pijiang’s list of canonical work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a certain piece of fiction is chuanqi.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schol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 continue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is complex genre before a commonly accepted
definition can be found. Chen Yinke’sౘ૘޲ research on chuanqi in the 1940s
and 1950s, I would argue, can be taken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our effort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genre.
This paper serves a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hen Yinke’s theory on
chuanqi, together with other theories on the genre. The focus of my study is on
Chen Yink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 Zhao Yanwei’sᅀޜ኎
formula of chuanqi fic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insight and poetic creative power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Keywords: chuanqi fiction, ancient style prose, Mikhail Bakhtin, Tang
dynasty, Chen Yinke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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